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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 鼓 文 秦 襄 公 一 说

·

陈少华
·

石鼓文 自唐初发现
,

历代考释者多达二

百余人
,

留下文章三百多种
。

但在制作年代上

各说其是
,

尚无定论
。

最有影响的有郭沫若

《石鼓文研究 》的秦襄公说
;
唐兰《石鼓文年代

考 》的秦献公说
;程质清 《石鼓文试读 》的秦惠

文王说
。

近年又有秦文公说多了起来
。

笔者

崇尚郭沫若秦襄公说
。

石鼓文字记述的是秦

襄公时代的事情
,

与《史记
·

秦本纪 》秦襄公

那段文字相符
。

《史记
·

秦本纪 》载
:

襄公
,

庄公之子
。

庄

公生子三人
,

长子世父
。

世父日
:

戎杀我大父

仲
,

我非杀戎王不敢入 邑
。

遂将击戎
,

让其弟

襄公为太子
。

庄公卒
,

太子襄公立
。

襄公二年

(公元前 7 76 年 )戎围犬丘世父
。

世父击之
,

为

戎人所虏
。

岁余
,

复 归世父
。

是 年
,

徙居 济

((( 秦本纪正义 》引《帝王世纪 》 )
。

七年 (公元前

77 0 年 )春
,

周 幽王用褒拟废太子
,

立褒拟子

为遭
,

数欺诸侯
,

诸侯叛之
。

西戎犬戎与申侯

伐周
,

杀幽王哪山下
。

秦襄公将兵救周
,

战甚

力
,

有功
。

周避犬戎难
,

东徙锥 邑
,

公以兵送周

平王
。

平王封公为诸侯
,

赐之岐以西之地
。

曰
:

戎无道
,

侵夺我岐丰之地
,

秦能攻逐戎
,

即有

其地
。

与誓
,

封爵之
。

襄公于是始国
,

与诸侯

通使聘享之礼
,

乃用骊驹
,

黄牛
、

抵羊各三
,

祠

上帝西峙
。

石鼓文以诗的形式
,

记述的正是这段史

实
。

一鼓
: “

马荐
”

篇
。

存
“

天虹
”
二字

, “

骄骄马荐
,

箱箱瓦瓦
”

句
。

说明雨水充足
,

水草茂盛
,

以利畜牧
。

出

现彩虹
,

当在春末夏初
。

与《史记 》襄公七年春

季节合
。

这是秦襄公将兵救周的时节
。

二鼓
: “

沂殴
”

篇
。

襄公二年
“

徙居沂
” 。

湃
,

沂水之源的济源

县三里的地方
,

即今陕西省陇县地域
。

襄公领

兵从沂邑之蒲谷乡出发
,

沿汗水向下游行进
。

途中捕鱼携行
。 “

漓有小鱼
,

其游趟趣
” ,

上游

水浅
,

踏石行进
,

见小鱼在水 中散游
。

鱼捕多

了
, “

何以真之
,

惟杨及柳
” ,

用杨柳条串鱼或

编筐装鱼带走
。

三鼓
: “

吴人
”

篇
。

岐州雍县有吴山
。

吴下有人生息于此
,

称

吴人
。

吴人为少数民族
,

对秦时有袭扰
。

而秦

对吴人采取怜惜怀柔政策
, “

吴人怜极
” ,

吴人

对秦敬懂倍至
, “

朝夕敬口
” 。

襄公 出征
, “

献

用
”

牲食
,

祭祀
, “

大祝
”
胜利

,

并随征
“

而出
” ,

. 陈少华 中国孙子兵法研 究会研 究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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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与征伐
。

四鼓
:“

吾车
”

篇
。

参战人员不断增多
,

车坚马壮
。 “

吾车既

工
,

吾马既同
” ,

襄公十分高兴
。 “

君子云猎
,

云

猎云游
,

庙鹿速速
,

君子之求
” ,

襄公发令并带

领部队围猎鹿群
。 “

吾驱其特
” , “

吾驱其朴
” 。

特
,

公牛 ;
朴

,

尚未完全调教好的小牛
。

有人赶

着牛车跟随队伍运送猎物粮株
。

五鼓
: “

奎车
”

篇
。

队伍到达沂渭交汇处
。 “

蛮车
” 、 “

奉救
” ,

蛮车 中的襄公发布命令
,

点验兵马车徒
, “

蒲

口宣搏
,

省车载行
” ,

看看从沂 邑蒲谷乡出发

以来
,

实力增加了多少
,

有多少保障车辆能继

续前行
,

宣布征伐精锐部队组成
,

并作下阶段

征伐动员
。 “

口徐如虎
,

兽鹿如口
” ,

要求部队

克服艰难险阻
,

勇猛精进
,

如猛虎追赶兽鹿那

样
,

扑向战场
, “

吾获允异
” ,

我必定获得胜利
,

绝无问题
。

六鼓
: “
需雨

”

篇
。

“

需雨
” ,

大雨
。 “

流迄涝谤
,

盈泄济济
” ,

“

沂殴泊泊
” 。

泊
,

添加水
。

雷雨交加
,

沂水入

渭
,

流激水深
, “

徒驶汤汤
,

惟舟 以航
” , “

极深

以匹
” 。

部队只好乘舫舟前进
。

有淹亡的马匹

来不及处理
,

置于水边
。

勿
“

止其奔
” ,

然勇士

们为襄公救周之事
,

不间歇地奔驰急驶
。

七鼓
: “
田车

”

篇
。

“

田车孔安
,

鉴勒黯锡
” 。

田车
,

轻车
,

即战

车
。

战车列阵
,

待策即发
。 “

吾以跻于原
” ,

我

们的队伍集合于平坦的作战出发地
。 “

吾戎世

陕
,

宫车其写
” ,

到达我周朝世代所有的陕地

作战
,

保 护平王和宫室所乘之车安全转移
。

陕
,

周初地名
,

今河南西部陕县所在地
。

陕以

东属周公
,

陕以西属召公
。

陕地
,

也是襄公队

伍护送平王去雏邑的必经之地
。

襄公部队作

战勇敢
,

如猎如游
,

打得敌人如糜鹿野猪堆兔

逃窜奔走
。 “

执而勿射
,

多庶跃跃
,

君子乃乐
” 。

对俘虏之兵民不射杀
,

征伐得胜
,

士卒百姓欢

呼跳跃
,

秦君襄公也欢欣异常
。

八鼓
: “

而师
”

篇
。

战事结束
, “

天子来口
,

口嗣王始
” 。

继承

王位的周平王来到襄公队伍前
,

检阅了胜利

之师
,

封侯封爵
,

褒奖慰劳
。 “

古我来
” 。

古
,

故
,

襄公 以兵送周平王来到雏邑
。

九鼓
: “

作原
”

篇
。

秦 襄公得胜衔侯 爵归沂
,

选择佳地
“

作

原
” , “

作道
” ,

辟原场
,

修道 路
,

起池沼
,

建祠

宇
,

立西峙
。

对新领地司行恩威并重的治理方

法
。

十鼓
: “

吾水
”

篇
。

吾水既净
,

吾道既平
” ,

诸侯始国君秦襄

公满怀信心地治理秦国
,

水净道平
,

一派升平

景象
。 “

天子永宁
” ,

襄公祈祝周天子永远安

宁
。

发誓
“
吾其周道

” ,

按周朝礼制治理秦国
,

继续走富国强兵之路
。

综观以往的石鼓文研究
,

偏重于文字字

体考证
,

相当多的人认为石鼓文制作于公元

前 5 00 一前 30 0 年
。

有的从字面上观石鼓
“

云

猎云游
” ,

把石鼓称作
“
猎褐

” 。

有的拿石鼓文

与《诗经 》比
,

认为石鼓是仿《诗经 》之作
。

笔者

以 为
,

在残沥严重的情况下
,

石鼓文研究不可

完全偏重字
,

包括字体的研究
; 而应当以拓本

可视可识的字为基础
,

去理解
、

把握石鼓文记

述 内容的意
,

包括可读字句的意思
,

各篇的意

思
,

十篇总体的意思
。

切不可不连贯
,

孤立地

理解各句各篇
。

因为十篇文字字体统一
,

必须

从总体上把握石鼓文总体的意思
,

才能使研

究接近石鼓文制作者的意图
。

从总体上把握

石鼓文的制作意图
,

还要有历史的大事观念
,

看看在先秦时期
,

秦国发生过什么大事
,

值得

制作十个大鼓诗文来纪念
。

不为某件大事
,

而

费那么大事
,

做石鼓文有劳民伤财之嫌
。

笔者

以为
,

石鼓文意合 《史记
·

秦本纪 》襄公时代

的史实
,

是秦襄公时代史实的诗式的记述
,

其

理由有以下几点
。



传统文化与现代化

其一
,

从周秦关系看
。

秦国历史上与周朝关系最密切的只有襄

公时期
。

襄公直接为周朝
“

奔其事
” ,

将兵救

周
,

以兵送平王东迁
,

平王为襄公封侯
,

赐地
。

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襄公在
“

诸侯叛之
” ,

独

家出兵去救周的
,

且
“

战甚力
,

有功
” 。

襄公之

前
,

未见史料有记载
,

襄公之后也没有这样的

事
。

石鼓文中
“

天子来
” , “

嗣王始
” ,

只能是平

王在平难后来看望襄公
,

襄公祝平王继位
。

可

以想象
,

这种周秦的患难之交
,

战争刚结束之

后的见面
,

是何等的惊心动魄
,

刻骨铭心
,

亲

密之至 ?平王东迁之后
,

周室已不再具有控制

诸侯的能力
,

形成了各诸侯国力政
,

称王的局

面
,

哪个诸侯大国真正把周天子放在眼里呢 ?

特别是到了秦惠文王
,

他是诸侯大国最后一

个称王的
。

诸侯称王本身就不合周礼
,

是对周

天子最大的不恭不敬
,

结果周天子还要派使

臣去致贺
,

致文武肺
。

这是王道 向霸道的屈

服
,

是不得已而为之
。

可想
,

这个时候的周秦

关 系
,

已无大的实质意 义
,

即使秦惠文王称
“

天子永宁
” ,

也不过是一句客套话而 已
,

还有

必要刻到石头上去 ?襄公以后
,

秦国任何一个

国君都无条件与周室患难与共
,

生死相依
,

所

以石鼓文尽管残汹
,

还两处出现
“

天子
” ,

这种

对周天子的恭敬态度
,

除襄公
,

还有谁人 ?

其二
,

从田猎与征伐的关系看
。

先秦时期
,

特别是春秋之前
,

是兵农
、

戎

猎合一的时期
。

石鼓文中
,

反复多次出现的车

马 弓矢
,

既是农猎工具
,

也是征伐装备
。

石鼓

文字面上讲 的是 田猎
,

而实质是在歌颂 国富

兵强
。 “

国之大事
,

在祀与戎
”
((( 左传

·

成公十

三年 )
。

石鼓文十篇诗
,

有七篇直接涉及车马

弓矢
,

正是这种大事观念的反映
。

秦襄公将兵

救周
,

出动了最强的兵力
,

最好的装备
, “

吾车

既工
,

吾马既同
,

吾车既好
,

吾马既骑
” ,

是有

取得胜利的十足信心的表现
。

因为车马弓矢

在石鼓文中反复出现
,

就把 石鼓文称为
“

猎

竭
” ,

继而把石鼓文说成是文公东猎
,

献公西

猎的产物
,

仅仅为一次游猎活动
,

制十个刻石

巨制纪念之
,

理 由似不够充分
。

只有襄公将兵

救周
,

边行军边渔猎补充给养
,

才是最合理的

解释
。

其三
,

从
“

济殴
”

篇与
“

徙居沂
”

的关系看
。

石鼓十个篇幅
,

以二鼓
“

沂殴
”

篇一个篇

幅专写沂水风光秀丽
,

鱼产丰富
。

为何不写别

的什么河水
,

单写沂水呢 ?这说明沂水不论是

物产
、

地理位置对于石鼓文的制作者来说
,

有

着特殊亲近的感情
。

这份感情
,

秦国历代国君

谁有呢
,

还是唯有秦襄公才有
。

前 已述
,

襄公

二年
“

徙居沂
” ,

在济生活了 1 2 个年头去世
,

第六个年头时从此出发救周
,

在此获诸侯国

的平等地位
。

济地沂水
,

是秦国最有纪念意义

的地方
。

然 史学界历来对秦徙居沂有争议
,

有

的认为襄公未到济建邑
,

是 《秦本纪正义 》错

引了《帝王世纪 》
。

争议 归争议
,

近期考古新发

现
,

为襄公徙居沂提供 了证据
。

《人民 日报 》

1 9 9 1 年 n 月 24 日载
:

陕西考古工作者在宝

(鸡 ) 中 (卫 )铁路工地的陇县殿子村西侧发现

了 2 0 0 多座古墓葬
,

其 中春秋战国时的秦人

墓多达 150 座
。

报称
:

陇县是秦人早期从甘肃

天水一带东迁入陕的所经之地
,

在此曾置城

邑达 14 年之久
。

这次秦早期墓葬群的发现
,

再现了秦人早期活动的踪迹
,

丰富和弥补了

史料缺环
,

对研究秦国早期的政治
、

经济
、

文

化和丧葬制度以及对于秦国的分期提供了珍

贵的实物依据
。

其四
,

从石鼓文对车马 弓矢的赞颂夸耀

与古代车战兴衰时代的关系看
。

石鼓十篇诗
,

有七篇言及车马 弓矢
。

秦君

对 自己队伍中精 良的车马装备夸耀赞颂无以

至极
。

石鼓赞颂车马
,

因为车马是那个时代炫

耀国力强大的标志
。

这个时代起于商周
,

直到

春秋
。

到了公元前 5 41 年
,

晋国在一次作战中

发生了
“

毁车以为行
”
的事件

,

这是战车为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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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作战装备开始走下坡路
,

改 由步战为主的

重要标志 (蓝永蔚
: 《春秋时期的步兵 》 )

。

到了

公元前 32 5 年
,

赵武灵王兴
“

胡服骑射
” ,

废弃

了过时的战车
,

改建灵活机动的骑兵
。

此后
,

各诸侯国虽然还保 留着大量战车
,

但远不及

步兵骑兵规模
。

从此
,

战车逐步退出了战争舞

台 的中心位置
,

成为了一个辅助兵种 (李少

一
、

刘 旭 《干 戈春 秋— 中 国 古代兵 器 史

话 》 )
。

车战兴衰史表明
,

以车马为标志炫耀国

力强盛
,

当在春秋晚期之前
。

在此之后以至战

国晚期
,

夸耀车马似不合时宜
。

另外
,

从车战

指挥来看
,

春秋中叶之前
,

两军交战
,

国君
、

诸

侯必须亲 自乘车指挥作战
。

春秋中叶之后
,

军

中出现了专职将帅
,

国君不一定登车指挥战

斗
。

石鼓文极力赞美车马
,

且有
“
蜜车

” , “

奉

救
”
记述

,

表 明诸侯国君出征并发令指挥征

伐
。

可见石鼓文言秦襄公事
,

更为合理
。

其五
,

从石鼓文与《诗经 》的关系看
。

石鼓文有许多句子酷似《诗经 》
。

最典型

者如四鼓
“
吾车

”

篇
“

吾车既工
,

吾马既同
” ,

与

《诗经 》“

车攻
”

篇
“

我车既攻
,

我马既同
” ,

几乎

一样
。

石鼓文与《诗经 》有着密切的关系
。

说

石 鼓文仿 《诗经 》
,

很有可能
。

问题是
,

在《诗

经 》成书之前仿呢
,

还是《诗经 》成书后仿
。

据

传
,

《诗经 》为孔子收集而成书
,

时间当在春秋

晚期
,

如此时以后石鼓仿
,

那石鼓时代当在战

国
。

然孔子集《诗经 》成书前
,

那些诗早 已在各

国流传
,

如《诗经 》 “

车攻
”

篇
,

《毛诗序 》说
,

宣

王复古也
。

宣王能内修政事
,

外攘夷狄
,

复文

武之竟土
,

修车马
,

备器械
,

复会诸侯于东都
,

因田猎而选车徒焉
。

《诗经 》中
,

还有
“

常棣
” 、

“
黍苗

” 、 “

出车
” 、 “

采薇
” 、 “

扶杜
” 、 “

大东
”

等

45 篇
,

皆为周宣王 (公元前 8 27 一公元前 7 82

年 )时的诗作
。

(孙作云
:

((( 诗经 >与周代社会

研究 》 )这么多的诗都早于秦襄公而存在
,

秦

襄公时代仿完全正常
。

关于石鼓文与《诗经 》

体裁
、

风格迥异的问题
,

石鼓文是记事体诗
,

确与《诗经 》不同
。

作为记实文字
,

有时间
,

如
“

日惟丙 申
” ,

干支纪 日
,

有
“

二 日
” 、 “

五 日
”

合

文
。

有地点
,

如
“
沂

” 、 “

蒲
” 、 “

原
” 、 “

陕
”

等
。

有

人物
, “
天子

” 、 “
君子

,, 、 “
徒

” 、 “
庶

” 、 “

吴人
”

等
。

有
“

其 事
” , “

猎
” 、 “

渔
” 、 “

涉
” 、 “

私了
” 、 “

奔
” 、

“

射
, , 、 “

祝
" 、 “

献
, , 、 “

执
” 、 “

作原
” 、 “

作道
”

等
。

这

种叙事完整的文字体例
,

颇似大型青铜 器铭

文
,

如西周早期的大盂鼎铭文
,

晚期的多友鼎

铭文等
。

但在俘
、

获等数量上却不如铭文具

体
。

可见石鼓文体裁
、

风格介乎青铜铭文和

《诗经 》之间
,

这是一种特殊
,

我们当接受它
。

不要轻易说仿造
,

乃至
“

假冒
” 。

石鼓文是记实

诗
,

时代不会太晚
。

顾炎武《 日知录 》称
,

战国

已没有赋诗风尚
。

如果把石鼓文推到晚周
,

恐

不可能 ( 李学 勤
: 《东 周 与秦 代文 明 ( 增订

本 ) 》 )
。

不然
,

仿编十篇诗
,

再刻到十个大石头

鼓上去
,

何益 ? 何意 ?

综上所说
,

石鼓文记述的是秦襄公 时代

的事
,

最为合理
。

至于十个石鼓刻制何时
,

按

常理推断
,

秦襄公立西峙时
,

或是襄公卒
,

秦

文公立是最佳时机
。

关于文字的时代考证问

题
,

本文篇幅不宜多述
,

有机会另说
。

关于石

鼓文秦襄公一说到此搁笔
。

又
,

石鼓文秦襄公说
,

笔者于 1 9 8 8 年曾

有《从石鼓文看秦国富 国强兵思想与后勤实

践 》刊载于《军事历史 》杂志当年第 6 期
。

近

年
,

持襄公说者几无
。

近读北京大学裘锡圭教

授《关于石鼓文的时代问题 》 (见《传统文化与

现代化 》 1 9 9 5 年第 1 期 )
,

颇受鼓舞
,

因为裘

教授说
, “

平心而论
,

如果撇开字体的时代性

不论
,

郭沫若的襄公说是相当合理的
” 。

依此
,

遂有上文
,

畅表一家之言
,

以求教石鼓专家学

者
。

1 9 9 6 年 2 2 月 6 日清晨 5 时

三稿于京西友竹草堂南窗


